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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汉语“多个”的使用及其来源
摘要：一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著作或否认、或未谈及汉语中“多个”的用法。本文通过实际用例证明“多个”这一说法在现代汉语中的广泛存在，讨论其形成的句法语义基础以及可能受到的书面翻译的影响，并分析其使用的语体特征。

关键词：多个；概数词；书面翻译；语体特征
引言
赵元任先生[1](P.294)把“多”称为数量定词，在他所列的数量定词和量词的搭配表里，“多”只能和9类量词里“标准量词”中的“年”搭配，而不能和“个”搭配。而朱德熙先生[2](P.45)在讲到概数词“来、多、好几”时也认为“‘好几’能放在量词或位数词前头。例如：好几个、好几百。‘多’和‘来’不能占据这两种位置。（*来个，*多个，*来万，*多万）。”“来个、来万、多万”凭语感的确不能说，但“多个”也不能说吗？

一、“多个”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
据我们调查，现代汉语中“多”完全可以出现在一些量词前，形成“多＋量词”这样的说法，其中“多个”就十分常见：(1)
多肽：多个氨基酸缩合形成的化合物，如催产素。（《倒序现代汉语词典》）

把多个橐排在一起称排橐，用马力、人力、水力推动就称马排、人排、水排。（《中国古代文化史》）

花括号表明，标号可以有多个，相邻标号之间应有逗号。（《实用软件工程》））

公众可以在企业的整个社会性活动当中，以多种渠道，多个角度，不同方式，不同形式获得企业信息。（《略论企业文化》）

中国各级军事代表团应邀对东北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亚地区多个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成功访问。（《2002年中国的国防》）

还分别设农垦局、畜牧局、水产局、水利局、林业局、乡镇企业管理局、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多个部门，业务相近，却是部门林立。（《中国农民调查》）

1988年我国政府颁布了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并且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。（《中国儿童百科全书》）

米达麦亚一边把得自费沙的丰富情报展现在多个萤幕上，一边详细说明。（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）
显花植物的未知祖先具有许多排列成一个或多个螺旋形的叶。（《物种起源》）
至此，云南省已经发现有多个水体出现砷含量严重超标现象。（《经济参考报》）
以上例句表明，在现代汉语尤其是汉语书面语中，“多个”的使用是比较常见的。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，变化最快的部分，一些词往往经历了不能说、不常说到可以说的过程。“多个”在赵元任、朱德熙等先生的语感中不能说，而在当前汉语中比较常见，这也是词汇发展变化的一个正常现象。下文尝试对“多个”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，并分析它产生的原因。

二、南朝梁、唐五代佛典中的“多个”
     我们在南朝梁以及唐五代数部佛典中发现了十多例“多个”，如：

罢矢体多个夜叉住掣多罗伽罗国，摩柯蓝陀摩夜叉住底里不罗国。（《孔雀王咒经》，4/450c）

谓此诸缘要互相遍应，方成缘起。如一缘遍应多缘，各与彼多全为一故，此一则具多个一也；若此一缘不具多一，则资应不遍不成缘起。（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，35/516a）

问：若椽等诸缘，各出少力，共作不全作者，有何过失？答：有断常过，若不全成，但少力者，诸缘各少力。此但多个少力，不成一全舍，故是断也。（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》，45/508a）

谓众缘之中以于一缘应多缘故，各与彼多全为其一，是故此一具多个一。（《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》，45/620b）

诸华中，各皆由一华遍应多华故，各多华全为其一华，是故能有多个一华。（《宗镜录》，48/577b）

这几处佛典中的“多”为概数词，修饰个体量词“个”，组合形成“多个”修饰名词，表示数量多的意思。

但在这之后，我们一直在民国时期才发现5处“多个”，其间再无用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5处用例都出现在同一部翻译文献中：

君主么，抑酋长么？或一个或多个的专门家么？（《民俗学问题格》(2)）

多妻婚是一个男子与两个或多个的女子的一种结合。多夫婚是一个女子与两个或多个男子的一种结合。（《民俗学问题格》）

副婚可由下列述出来：当一个男子有一个或多个的侧室等，女子们便是他的“副妻”（Concubines），他们的关系即称为“副妻婚”（Concubinage）。当一个女子有一个或多个的“副夫”（Cicisbei）时，这种副婚即称为“副夫婚”（Cicisbeism）。（《民俗学问题格》）

民国时期的这5处用例与上引佛典中所发现的“多个”在时间上至少相隔千余年，且中间再未发现用例。我们还不清楚那些仅仅出现在古代佛典的“多个”从何而来、是否与翻译中受外来影响有关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民国时期出现的“多个”，与古代佛典中的“多个”两者间并没有承续关系。那么现代汉语中的“多个”究竟从何而来？

三、现代汉语“多个”的来源

（一）“多个”的语义基础

    从汉语的历史来看，“多”做动词或形容词，表示与“少”相对的含义很早就有了：

哀公曰：“鲁多儒士，少为先生方者。”（《庄子》）

禄厚而税多，食口众者，败农者也。（《商君书》）

而“个”作为量词，原本只是竹的单位，但在唐代就已经扩大了应用范围，水果、鸟类、人都可以称“个”。[3](P.238)应该说，“多个”产生的语义基础很早就具备了。

（二）“多个”的句法基础
1.“多个”与“多+量词”格式
“多”作为概数词与动量词相组合出现较早，有“多遍”、“多回”、“多番”、“多次”、“多遭”等，且见于多种文献。从文献使用来看，“多”与动量词相组合最迟在明代就比较多见了：

米唯再馏。淘不用多遍。（《齐民要术》）

三年夏四月丙子朔，使南宋索多回，同宋使赵良嗣及其子宏来。（《大金吊伐录》）

从古幻境如轮，问铜驼、应是多番曾见。（《全宋词》）

老痴顽。见多番。杯酒相延，今夕不应悭。（《全宋词》）

这个嫂嫂不是良人，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，且未敢说。（《水浒传》）

往来护顶翻多次，反复浑身转数遭。（《西游记》）   

国王道：“寡人见他来得多遭，一则惧怕，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，旧年四月内，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楼，但闻风响，知是他来，即与二后九嫔入楼躲避。”（《西游记》）

主人笑道：“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，这些也不识得。……”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）

引人注目的是，“多”与名量词组合最早都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文献中，除上文列举的“多个”外，我们还发现有“多种”：

施衣之时请有多种，谓有衣施或无衣施等有十六番。（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》23/815c）

行淫相多种，犯具八支成。（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》24/620c）

师曰：“止！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於此。”（《坛经》)

或僧来去“冬至，和尚万福。学光三学，早归本乡，常为国师”云云。有多种语。（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）

这些用例中的“多”与名量词组合，可做定语、宾语或谓语。在其他文献中，我们则仅在唐律相关文献中发现3例“多种”，且都只做宾语：

违约之中，理有多种，或以尊卑，或以大小之类皆是。（《故唐律疏议》）

蛊有多种，罕能究悉，事关左道，不可备知。（《故唐律疏议》）

蛊毒：音古。《左氏传》说蛊义有多种，“于文，皿虫为蛊”。（《律音义》）

“多”与量词的组合，尤其是“多+名量词”用例的存在，为“多个”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句法基础。但是我们发现，“多+量词”，尤其是“多+名量词”的用法一直并不多见。我们认为原因有二：一是“多+量词”格式主要表达不止“一+量词”这样的意思，这在古代汉语中以说“数”为主。如“数个”在六朝就已经出现，此后也一直见到用例：

靖曰：“可更觅数个刀子，合置一处，令女自择。”（《古小说钩沉》）

其有绝小事者，经数个月，不速穷诘，延至暑时。（《全唐文拾遗》）

又如“数番”，亦是如此：

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，皆一坐所不及。（《世说新语》）

三十六鳞充使时，数番犹得裹相思。（《全唐诗》）

二是从中古汉语开始，名量词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语法规范。而名量词一般都放在名词前面，如果使用“多”，就会形成“多+名量词+名词”的格式。这很容易被理解成动宾结构而导致歧义。“多+动量词”一般放在动词后，出现歧义的可能性较小。较“数+量词”而言，“多+量词”在表意上可能出现的歧义制约了它的使用。

虽然有“多+动量词”的用例，且在与佛教有关文献中发现有“多+名量词”的用例，但同时期仅唐律中有所用例且语法功能有限，在这之后很长时期的其他文献中未再发现用例，可见其影响不大，不可能是“多个”出现的主要原因。

我们认为，与“多+量词”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结构“数词+多+名量词”才是“多个”得以出现的主要句法原因。

2.“多个”与“数词＋多＋个”结构

太田辰夫[4](P.140)在讲到用数词、后助数词来表示不定数时，认为“可能到元代开始使用多”，并举元杂剧为例：

有一百八十多斤的猪。（《东坡梦》）

谢俺贴户替当了二十多年。（《救孝子》）

也有三十多年了。（《桃花女》）

    “数词+多+名量词”最迟在明代就已经比较多见了，如“数词+多+个”：

钉碗的道：“一百日也，还后面日子多哩！”老爷道：“此时已过了四十多个日子。”（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）

伙了二十多个贼，明火执杖的来打劫马贩子。（《西游记》）

那县里有与黄节的一般吏典二十多个，多护着吏典行里体面，一齐来跪禀县官，求他严行根究。（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

兵道苏燮着他族中指挥满要人，满只得带了二十多个家丁去拿。（《型世言》）

     我们认为，虽然早在南朝梁、唐五代佛教有关文献中就有“多个”的用例，但彼时尚未有“数词+多+个”结构出现，“多个”因此缺乏现实的句法基础，不好为人接受。也就无法对其他文献造成足够的影响。“数词+多+名量词”结构出现后有效避免了歧义问题。“多”亦可与名量词组合做定语，语法功能得以扩展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一结构的普遍使用提高了概数词“多”在名量词前的使用频率。“多”也逐渐成为概数表达的新选。我们可以举“多”对“余”的取代来作为辅证。

     太田辰夫[4]（P.140）指出“如果在古代汉语中寻找和‘多’相当的词，那就是‘余’、‘强’。”“数词+多+个”格式出现后逐步取代了“数词+余+个”格式，到了清代前者已更多见，而后者在民国之后用例甚少。下表大致反映了这一趋势：

	作品
	水浒传（100回）
	初刻拍案惊奇
	醒世姻缘传
	官场现形记
	新小说（1到12期）
	新青年（第一到七卷）

	“数词+余+个”例数
	7
	3
	3
	0
	0
	2

	“数词+多+个”例数
	0
	1
	1
	8
	18
	10


“数词＋多＋个”在语言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，其中“多”和“个”虽然不是直接成分，但毕竟在线性序列上紧挨在一起，这使人们在语感上对“多个”的说法更加容易接受。所以一旦出现其他因素（如翻译）的诱发，“多个”的出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
    3.翻译对“多个”一词产生的影响
书面翻译是促成“多个”出现的直接原因。我们找到了前文所举《民俗学问题格》中几处用例的原文，“多个”所对应的都是more：

君主么，抑酋长么？或一个或多个的专门家么？

          The king or chief? Or one or more professional experts?

多妻婚是一个男子与两个或多个的女子的一种结合。多夫婚是一个女子与两个或多个男子的一种结合。

          Polygyny is a union of one man with two or more women.Polyandry is a union of one woman with two or more men.

副婚可由下列述出来：当一个男子有一个或多个的侧室等，女子们便是他的“副妻”（Concubines），他们的关系即称为“副妻婚”（Concubinage）。当一个女子有一个或多个的“副夫”（Cicisbei）时，这种副婚即称为“副夫婚”（Cicisbeism）。

          Supplementary Unions may be described as follows:when a man has one or more supplementary partners, they are his concubines, and their status is concubinage.Supplementary unions by which a woman has one or more supplementary partners or cicisbei are described as cicisbeism.

民国时“数词+多+个”格式使用已比较普遍，与之相似的“多个”因此能成为翻译中的选择。当时还有其他与“多个”表义相近的词或词组：“数个、几个、好几个、许多个”等，但原文是与one、two对举，以表达“数目相对较多且不太多”这样的意思(3)，“多”显然在语义上要比“数”、“几”更有优势；而“几”、“好几”口语色彩较浓，不适合出现在学术译著中这样的文体中。

另外一个导致译者选用“多个”而弃用“数个、几个”等的原因，大概还与原文more（many的比较级）有关：more本身就是“许多、多”的意思，译者直接对译more的本义并考虑节律因素（弃用“许多个”），便自然选用了“多个”。

我们认为，这种翻译文献中出现的“多个”，才是当前现代汉语中较常见的“多个”一词的直接来源。

四、“多个”的语体色彩
“多个”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中体现出一定的语体特征。从检索到“多个”用例的语料来看，基本都是说明性的语体，书面语意味强烈。纯文艺作品中极少使用“多个”。即使出现，也基本都出现在说明性的文字中。下面举几种语料中的用例来加以说明。

我们在《中国古代文化史（三）》和《实用软件工程》（共约50万字）中共发现60处“多个”的用例，后者多达57处。在1993年10月的《人民日报》（约17万字）中找到5处用例。又检索《红拂夜奔》、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、《活着》、《三重门》、《大雪无痕》这五部小说(共约68万字），却只发现“数词+多+个”格式的使用，并无“多个”用例。

《中国古代文化史（三）》、《实用软件工程》、《人民日报》以及小说等一般都可以笼统地视为书面语体。但书面语体也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。陶红印[6]曾提出“在书面语内部，我们可以区分法律条文和文书，学术论文，报纸社论，散文，小说，戏剧等类型——这里，越靠前的似乎越典型”。这样的区分对“多个”而言是有意义的。就我们的考察，“多个”更倾向于出现在典型的书面语中，似乎在科技类文献和新闻稿中出现频率最高。而在非典型的书面语中较少出现，口语中则更为罕见。

五、结语
通过对“多个”的考察和分析，我们认为：

（一）“多个”是在汉语自身发展基础之上，由书面翻译促进生成。虽然“多个”的出现较为晚近，且在现代汉语中有一定的语体限制，更倾向于出现在典型的书面语中，但其用法可以成立。

（二）应注意概数词“多”、“来”所能出现语法位置的差别。现在一般语法类著作讲概数词时，都只把“多”和“来”对举。如刘月华等[7](P.121)认为“‘多’的位置以及用法与‘来’一样。”而吕叔湘[8](P.184)收录有“多1”，为数词，只有“数+多+量[+名]”以及“数+量+多[+名]”这样两种用法。通过对“多个”的分析，我们发现“多”还能用在“多+量[+名]”这样的结构中，而“来”不能。

（三）深入细致的语法研究或需考虑语体分类。这一点前人（如张伯江[9]）早有论述，本文的考察也可以算是一个例证。我们发现，“多个”极少出现在文艺类语体中。赵、朱两位先生时有可能“多个”用法尚在兴起之中，也可能是受限于语料考察范围。

注释：
(1)“多”还能与其他量词搭配，如“多种”：褶皱有多种形式，最基本的是向斜和背斜两种。（《中国儿童百科全书》）“多次”：我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分割包围，多次打退日军突围。（《中共十大元帅》）

(2)该书由杨成志译自英国民俗学家Charlotte Sophia Burne：The handbook of Folklore一书附录的Questionary 和Terminology两部分。译作首先在1928年的《民俗周刊》上连载，同年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单行本印行。

(3)参见汪维辉[5](P.122-123)对“多”修饰名词时“多”的语义的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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